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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一日游
独特的下水道旅游创

意 ， 本 身 就 够 新 鲜 刺
激———五年前， 当约瑟夫·
戈特沙尔还是维也纳下水
道公司的公关经理时，他曾
苦苦寻找着策划下水道旅
游的灵感。

1949 年，一部著名的经典电影《第三个人》的高潮片
段，一场惊险刺激的追逐戏，拍片的地点就在维也纳的下
水道。 长期以来，这部在战后维也纳的瓦砾堆中拍摄的，
涉及谋杀、走私和欺诈的黑色惊悚片，一直在吸引着粉丝
们到下水道来一探究竟。

戈特沙尔正好利用这一点，推出了别出心裁的“第三
个人之旅”活动，这一活动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 如今，
每年游客流量超过 10万。

下水道旅游并不仅仅是让游客们沿着幽暗阴森的下
水道行走。戈特沙尔的项目还包括让游客参观污水处理、
安全设备。 让游客饶有趣味的是，下水道中常常有让人意
外的发现，包括刀剑、失窃的手袋和假牙。 其中，还有一条
身长 32 英寸的鳄鱼，这只鳄鱼不知从何而来，却游进下
水道，被下水道工人抓住。 人们对这里的兴趣日渐浓厚，
还有对喜欢冒险的年轻情侣，在这举行婚礼。 当然，事后

女孩说：“哦，这里很刺激，不过确实有难以
掩鼻的气味。”危险和异味，在一些对教堂和
纪念塔感到厌倦的游客眼中，这的的确确是
一种刺激。 （摘自《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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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报》、《文萃周末》联合湖南经视共同举办的全
国大型大龄电视歌唱比赛《幸福来欢唱》冠军候选资格
赛于 8 月 4 日顺利落下帷幕， 经历了一场淘汰率高达
50%的惨烈争夺后，全国三强横空而出，他们分别是：张
映龙、喻风和夜莺组合。 而王萍、田野和华旭组合则无缘
晋级遗憾出局。

“完美先生”张映龙当晚选择了一首极具湖南特色的
民歌《臭豆腐香》，这首歌曲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如同湖南特色小吃“臭豆腐”一样，
一经品尝就欲罢不能。张映龙完美的嗓音
与舞蹈演员入情入境的表演相得益彰，如
此“讨彩”的一首歌，让评委马可直呼“快

被唱饿了”。 尽管随后出场的华旭组合为山区孩子原创
的《愿望》情真意切，晋级呼声很高，但黑楠老师认为“专
业水平在舞台上更重要”，于是“人气王”张映龙第一个登
上了全国三强的宝座。

华旭组合惨遭淘汰令人意外， 他们因为最后一轮
比赛的票数不敌夜莺组合而止步全国六强。 华旭组合
自参赛以来一直坚持原创路线， 他们以最天然质朴的
情感打动了每一位观众，虽然最后无缘争夺冠军，但他
们表示，自己的歌唱梦想不会就此而终止。

《幸福来欢唱》的冠军决战夜将于 8 月 11 日晚精彩
上演。 谁会是最后的冠军？ 湖南经视将同步直播。

（本报记者 姚瑶）

《幸福来欢唱》三强横空出世

在 8 月 4 日伦敦奥运会男子 400 米预赛中， 被称为
“刀锋战士” 的南非选手皮斯托瑞斯首次亮相奥运会赛
场，并在所在的小组赛中取得第二名，成功晋级半决赛。
皮斯托瑞斯曾说：“每个运动员都有障碍，我的在身体上，
也许其他人在心理上、 技术上。 你是要绕过它还是战胜
它，这就是运动员和伟大运动员的差别。 ”凭着这种坚强
不屈的意志，他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双腿截肢却登上
奥运会赛场的运动员。

“把你的腿穿上”
25 年前， 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出生在南非的比勒陀

利亚，出生时双腿均没有腓骨（位于膝盖和脚踝之间、在
胫骨边的骨头），皮斯托瑞斯的父母听从医生建议，在他
仅 11个月大时切除了他的小腿。 13个月时，他装上了假
肢，17个月，他已开始走路。 为了让皮斯托瑞斯的身体能
够更好地发育，他的父母带他参加各种体育运动。 从 １１
岁起他先后接触过网球、水球、橄榄球、摔跤等多个项目。
２００３ 年， 皮斯托瑞斯在参加橄榄球比赛时膝盖受伤，随
后开始通过跑步的方式进行康复训练， 从此踏上了他在
红色跑道上追逐奥运梦想的道路。

一副 Ｊ 型假肢让皮斯托瑞斯得到了“刀锋战士”的称
号，但佩戴“刀锋”也给他带来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
不过凭借其坚强的意志和对奔跑的无限热爱， 这位被称
为“跑得最快的无腿人”在跑道上取得了成功，他曾多次
打破男子 Ｔ４３／４４级 １００米、２００米和 ４００米世界纪录。 北
京残奥会上一人独揽 ３金 １ 银， 成为残奥会上最大的明
星。

皮瑞托瑞斯有个惬意的童年， 但父母在他 6 岁时离
婚打乱了这一切。 15 岁时，他母亲因子宫切除术后的药
物不良反应去世。他父亲在东开普附近有个白云石矿，但
皮斯托瑞斯和父亲并不十分亲近。 他对母亲的童年记忆
是深刻的。 例如有一天早上，他和哥哥卡尔准备出门玩。
母亲对哥哥说：“把你的鞋穿上。”然后又转向皮斯托瑞斯
说：“把你的腿穿上。 ”

天生运动员
他有着凶猛甚至狂热的以极速战胜世界的需求，同

时他是个不谨慎的人。 这种天生的运动员气质让他相信
自己是运动世界的王子。

皮斯托瑞斯的家是个地中海式建筑， 建在一个山坡社
区里。 他养了三只狗，有一个大餐厅，起居室里的书架上全

是人物传记。皮斯托瑞斯最近才和交往了很久的女友分手。
他在南非有很多副业， 尽管他每年仅赞助费和出场费就有
100万美元的收入。 他有 6匹萨拉布列特赛马，是一家为法
拉利服务的公司的合伙人。他养了两只非洲白老虎，当老虎
长到 400磅，他把它们卖给了一家加拿大动物园。

2008 年，皮斯托瑞斯开船撞上了约翰内斯堡南边一
条河的一个码头上，脸和身体撞在方向舵上，断了两根肋
骨，撞坏了下巴和一个眼窝。 医生在他脸上缝了 172 针。
后来，在长草丛中驾驶越野车时，他撞在篱笆上，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一条假腿正挂在铁丝网上晃动———还好那不
是一条真腿。这也是唯一一次他发现，装假腿也许还是有
好处的。

等待六年，创造历史
好强的皮斯托瑞斯从不把自己看做是残疾人， 在他

心中同健全人一起参加奥运会才是他的梦想。 为了实现
自己的奥运梦想，皮斯托瑞斯走了很长的路。

在夺得 2004 年残奥会的一枚金牌后，皮斯托瑞斯开
始在南非参加四肢健全的人的比赛。 他的成功为他赢得
了欧洲主要赛事的邀请。 但 2008 年，国际田径联合会裁
定皮斯托瑞斯的猎豹假肢让他在比赛中拥有优势， 并禁
止他和体格正常的运动员一起比赛。 赫尔是皮斯托瑞斯
的律师团队请来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在国际仲裁院作证，
后者推翻了国际田联的决定。“奥斯卡的假肢不会说话，”
赫尔说：“它们没有神经控制中心，收不到反馈。他的腿没
有利用仿生学技术。用‘猎豹’奔跑，就像在弹簧上跑步一
样。 这很难，不是个优势。 ”

2008 年 ５ 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国际田联的决
定，宣布他有权参加奥运会。然而数月的法律诉讼和广泛
的科学求证影响了他的正常训练，在奥运资格赛中，他没
能达到 ４００米跑的奥运入围成绩， 而南非田径队也排除
了征召他的可能。

“刀锋战士”没有放弃。 在 ２００８ 年残奥会后，皮斯托
瑞斯参加了无数场田径大奖赛。与健全人一起比赛，他赢
得了尊重，但却总与国际 Ａ 标成绩失之交臂。 ２０１１ 年大
邱世锦赛前，皮斯托瑞斯成功突破世锦赛 Ａ 标，并帮助
南非队获得了男子 ４×４００米接力的银牌。伦敦奥运会前，
“刀锋战士”再次突破奥运 Ａ 标，获得代表南非参加男子
４００米和 ４×４００米接力两项比赛的资格。

“来到这里让我感到异常激动，这种感觉很难解释，”

皮斯托瑞斯在刚刚达到伦敦时说。“为了这个目标我已经
追寻了六年，这里是我运动生涯的一个巅峰，也是我有生
以来最重要的成就。 ”

8 月 ４ 日的“伦敦碗”中，当皮斯托瑞斯作为第一个
双腿截肢运动员走上奥运跑道上时， 全场近 ８ 万观众欢
声雷动。尽管这只是男子 ４００米首轮预赛，尽管皮斯托瑞
斯只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冲过终点时他还是得到
了冠军般的掌声和欢呼。

（综合新华社、《上海壹周》）
买不起一套房， 但如果给你 1 平米土地，1 年的使用

时间，你会在上面做什么？ 是采菊东篱下，还是荷锄觇泉
脉，全凭你乐意。白领“坚果”发起“1平米土地”计划，想在
深圳市罗湖梧桐山找一块 100 平米的土地，辟成 100 块，
让百名臭味相投者发挥想象力，共建世外桃源。

“我以前为房地产公司设计文案，那些房子很华丽，
但是却又让年轻人觉得遥不可及。 ”“坚果”说，于是他萌
生弄一亩地的念头，里面种些土豆白菜，每个周末过来侍
弄，玩现实版的摘菜游戏，周围做个小棚屋，款待四周豪
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后来有朋友听了这个念头觉得
有兴趣，他便起了召集大家一起来做这事的念头。

除了田园生活之外，“坚果” 觉得可以在这里搞一场
不插电的小型音乐演出，或者更加有想象力的玩法，例如
劈柴、观影、看书、泡茶、篝火、围炉、夜谈，但不是商业行
为。 他希望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想法，拉上
宽带，装上视频摄影头，对准那 1 平米土地，通过网站 365
天 24 小时全程直播，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一平米土地
上的种种变化。

“共建乌托邦的费用，公开透明，一起分
摊，期待是每个人几百元。”“坚果”透露，目前
通过新浪微博报名的网友差不多有十几位，
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起来。

（摘自《南方都市报》 文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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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芜湖，映入人们脑海中的名人
有两位：一个是大明星赵薇，另一个是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

当人们还在艳羡着“万元户”时，年
广久早已是“百万富翁”。 比年广久有
钱、有名、有故事的企业家很多，却没有
人像他那样， 能受到邓小平三次点名。
他三次入狱、三次离婚、晚年丧子……
悲哀与风光都令人唏嘘。 如今，人们排
队买傻子瓜子的场景已不复存在，76
岁的他，依然在坚守着他的瓜子店。

目不识丁的年广久早年就显露出
做生意的天赋。他卖过水果、贩过板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投机倒把是一项不
小的罪名，年广久因此被关了进去。 出
狱后，他开始偷炒瓜子，提篮小卖。他卖
瓜子时，人家买一包，他就再给人家抓
一把；人家不要，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被人们笑称“傻子”。
他用看似自己吃亏的方式，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往外掏腰包，
趁机制造焦点话题。有钱后，他曾将花花绿绿的人民币铺满
整个院子，甚至屋顶。 有领导说他“胆子不小”。 年广久是这
样回答的：“我钱都发霉了，不晒怎么办？ ”

傻子瓜子生意越来越好，年广久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改
革开放之初，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雇帮工。 此事传到
了邓小平耳朵里，他主张“对傻子瓜子问题要‘放一放，看一
看’。 ”这一放一看，让年广久放开了手脚。 傻子瓜子厂遍地
开花。

年广久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四
段婚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年
广久决定大干一场， 但遭到妻子耿秀
云的坚决反对。 年广久果断与发妻离
婚，寻求生意上的发展。 80 年代末，他
娶了 20 多岁的秘书彭晓红，正是这桩
婚姻， 令他被芜湖市检察院以流氓罪
判刑三年。 年广久与第三任妻子李爱
华可以说是好聚好散。当时，李爱华自
掏腰包，帮年渡过难关。年也曾将生意
交给她全权打理。然而，当复杂的家族
矛盾聚焦到这位女子身上， 她选择了
默默离开。 年广久现任妻子陈惠芳比
他小三十岁，年广久将他们的结婚照，
印在了傻子瓜子的包装袋上。

复杂的家庭背景， 让年氏家族之间
纷争不断。 上世纪 80年代，他的两个儿
子为争夺市场不惜竞相压价；90年代，他
与第二任妻子因商标使用权闹上法庭；

随后，他又与两个儿子之间展开了“瓜子大战”；此外，其长
子与次子因争夺商标权而开始打官司……“儿子跟我打价
格战，弟兄俩打我一个人。 1996年一仗，我把两个儿子打败
了！那年我赚了六十多万，他们恐怕亏损百把万! ”年广久不
无得意地说。但总有些记忆深处的事，是年广久不愿意触碰
的。 比如大儿子年金宝的死（警方称死因为煤气中毒）。

对于年广久， 芜湖市原市委书记金庭柏的评价是：“精
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或许现在很多人已不知年广
久是谁。 但他曾是历史的风向标。

（摘自《中外管理》 蒲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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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
1平方米上的 N 种可能

“ 傻 子 ” 年 广 久

第一个双腿截肢却登上奥运赛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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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10月， 中国朦胧诗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然后自绝，
震惊文坛内外。

顾城和谢烨初次相识是在火车上。 他
们之间爱情的初始阶段是非常真挚而美好
的。但是，顾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
一个任性的孩子”。结婚后，谢烨渐渐发现，
她不仅要做一个妻子，还要做一个母亲，细
心照料好任性的顾城。刚到激流岛，生活非
常艰苦，从小在城市生活的谢烨，表现出前
所未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就在这时，小木耳
降生了。 顾城对儿子的降生感到的不是喜
悦，而是困惑和恼怒。顾城的理想是在人间
建立一个伊甸园，而夏娃可以是复数，亚当
则只能有他一个。出于这种理念，他把小木
耳视为一个入侵者。 谢烨苦苦地挣扎了两
年， 无奈之下把孩子寄养在了一位毛利老
太太家中。 这件事使得他们的婚姻出现了
很深的裂痕。

谢烨走了一步险棋。 她和顾城一起，向
一个远在北京的女孩英儿发出了邀请。这位
英儿，曾当着谢烨的面，和顾城互相表白过
爱意。 英儿如期而至，上岛不久便与顾城共
坠爱河。而他们做爱时所用的避孕套都是谢
烨提供的。 一种说法认为，谢烨之所以这样
做，是希望英儿能取代她的位置，使她得以带着儿子，从
容脱身，而顾城也不会因此垮掉。

可谢烨没想到， 顾城把她和英儿都视为自己的妻
子，哪一个也不想放弃。进退两难之际，德国一个文化基
金会向顾城发出邀请。谢烨很高兴，希望能和顾城一起，
带着小木耳，一家人同赴德国。可顾城的态度却是“英儿
去我才去”，“木耳要去我就不去”。最后，顾城总算让步，
同意和谢烨一起去德国一年， 英儿和小木耳则留在岛
上。 到德国不久，谢烨就有了一个狂热的追求者。 一天，
两人私下里的交往被顾城发现， 夫妻间发生激烈争吵。
顾城第一次对谢烨动手，掐了她的脖子。不久，英儿又忽
然没了音讯。当顾城得知英儿是和一个在岛上教气功的
洋人老头一起失踪时，精神几乎崩溃。 又是谢烨像母亲
一般抚慰了顾城， 对他说：“你要死， 也得把书写完再
死。 ”这本“书”，就是后来人们读到的小说《英儿》。 当他
们回到激流岛时，书已脱稿。

在回到激流岛的那最后十四天里，谢烨真的是想要
顾城死。 她不止一次说：“我能承受他死， 不能承受他
活。”谢烨为什么一定要顾城死？原因只有一个字：爱。爱
和死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出场，另一个也绝不会缺席。
然而，当《英儿》中的顾城自杀后，现实生活中的顾城却
不想死了。他说他要和小木耳一起生活下去。对此，谢烨
只说了两个字：“晚了。 ”

当初，是谢烨成就了这位天才诗人，如今，又一步步见
证了他的毁灭。 只是她没想到，顾城把她也一起毁了。

（摘自《读天下》 李银河 /文）

他天生没有小腿腓骨，却有着超常的冒险精神、过人的运动天赋和旺盛的精力。穿着一副 J字型的假肢，他获得了猎豹一般的
速度，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无腿人。

Hc725曾经是一个狂热的建筑崇拜者， 热衷于拍摄
冷冰冰建筑物的线条。 有一天他忽然发现“CBD 的楼很
高，人很渺小；路很宽，人的危机感很重。 ”于是他迅速跳
槽成了一名策划，因为“做策划能了解人”。 现在他又有
了新的想法，想做传媒，因为“传媒能影响人”。 的确，跟
他在一起很容易就会被影响得积极乐观起来。 所以刀
刀、乐乐、小林、桦桦等几个热情洋溢的小青年一碰到
他，大家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了最本真的自我，并结为
了不错的朋友，有些什么新发现也都会向彼此诉说。

直到一天，这些年轻人发现鼠标手、键盘腕、屏幕脸
已经变成工作的并发症了，开始觉得有必要搞些活动来
缓解下工作带来的身心压力，于是便想到了组建个散步

社。 在网络上召集一些朋友， 一边散步一
边聊天， 不亦乐乎？ 于是他们就在豆瓣上
贴出了公告：“我们提倡健康、和谐、美好的

生活，我们散步主要是锻炼身体、增进友谊，加强交流，
通过散步认识更多的朋友。 ”召集信息下面有集合的地
点和时间，而 Hc725他们也都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只是没想到的是，响应的人竟如此多，最多的一次已
经聚集到将近 30 人参加。 参加散步社的多是 25-28 岁
的上班族，也有一些 90后的学生。 不过人多人少其实无
所谓，一边散步一边聊些什么话题也无所谓，重点在于
有机会走到一起，能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交换不同的
人生阅历。 大家的信念很简单，就是“城市不应该是冰冷
和陌生的，而应该是满溢着快乐和爱的”。 更何况，周围
还有着很美丽的山和海，放慢脚步去欣赏，幸福感不由
自主就会溢出来。

通常在出发之前，大家都会先商量好线路，全程大概
两个小时左右。 当然，路线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他们
就散步到香港过。 在九龙塘的贾炳达道，旧式的楼房带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九龙仔公园附近的伯爵街，蔚蓝的
天空成了心情的背景，沿着街道走下去，仿佛可以通向
另一个理想的世界。 就这样，大家从早上八点走到下午
太阳落山，全身筋疲力尽才回来。 尽管累，但也得到了一
种全新的体验。

（摘自《深圳青年》 阿昼 /文）

上大学时， 系里有个公认的很脑残的同
学。 当时还没有“脑残”这个词，我们管那些特
别二的人叫“神仙”。

他留着鲁迅式的发型和胡须， 不知是否
刻意；像爱因斯坦一样邋遢，也许出于无心。
每天，他把胳膊弯成直角，上面挂一个同样邋
遢的蓝布包，里面装了什么，鬼才知道。 他就
是以这个样子，跟我们一起上下课，而且常常
旁若无人， 完全不在意别的同学的眼光是惊
诧，还是鄙夷。

最传奇的是， 他曾把一只蚂蚱养得过了
冬。 他的室友是我们的眼线，说他晚上搂着蚂
蚱睡觉。 眼线还说这只神奇的蚂蚱是自然死
亡，他在校园某个角落葬了它，虔诚而忧伤。
之前我只听说黛玉葬花， 没想到我的同学还
葬过蚂蚱。

他不仅用实际行动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观，还再接再厉，一举改变了我们的爱情观。
当时我们中文系共有 300勇士，都在一个很大
的阶梯教室里上课。 课余时间，残留下来的队
伍，人也不少。“神仙”兄弟经常在众目睽睽之
下，大胆地向一个他心仪的女同学表白。 女同
学开始挺矜持，用各种暗语拒绝他。

他没有退缩，继续冲锋陷阵。 一而再，再而三，女同
学的忍耐就到了极点，开始狮子吼。 我就曾亲耳听到过
响亮的“滚”字，但“神仙”兄弟的笑脸让我印象深刻。

我一直以为他是脑残的，却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
对他肃然起敬！ 有眼线爆料说：“这伙计几乎读完了维特
根斯坦的所有著作。 ”维特根斯坦，多数不脑残的同学听
都没听过，我有所耳闻，却一无所知。 而这个脑残的“神
仙”兄弟读过了，别人说他脑残的时候，他知道维特根斯
坦会怎么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
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 ”

大学时光，我们就这样一路“脑残”着度过了，看上去
很美，但在美的空壳下，却填满了空虚和无聊。 也许，只
有那位“神仙”兄弟才是过得最充实、最不脑残的一个。

从此，我为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不要忙着取
笑“脑残”的人。 因为我突然明白，真正的脑
残，是在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动弹不得的人。

（摘自《青年博览》第 3期 朱学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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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心血来潮，我一定不会自觉去吃
素食，更不用谈成为素食主义者；如果有人对
我大谈素食主义的好处，那我一定会拿出聪明
绝顶的英国学者罗伯特·赫奇逊的话来压他：
“素食主义本无坏处， 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自满
和伪善。 ”

西方和东方都有素食者， 我遇见的也不
少，但却罕见有表现得自然不做作的。 数年前
和一队德国素食者去吃素食咖喱，我一边拼命
把浸在黄乎乎汁液中的豆子往下咽，一边听素
食者们高谈阔论：“在欲火焚身的时候，你可以
用芝士和巧克力来抵挡一阵子，正如同禁欲主
义者有时候也看《花花公子》。 ”周围的人发出
一阵爆笑。 东方的素食者处境更是微妙，他们
运用智慧使生
灵涂炭的局面
得以缓解，但是
嘴角仍有对血
腥的渴望，比较
经典的一句话
即是：“你试试
看，这跟真的肉
一样味道。 ”

素食馆近年来火得可以， 但无非是给人多一种菜
系的选择。 如果给食物丈量一下从它们本身到天堂的
距离， 也许素食到极乐世界的里程并不比意大利菜或
者日本菜短多少。

模仿荤食永远是素食的主旋律。 上海龙华寺最经
久不衰的那道“龙华素鸡”，用整块豆腐加工处理过后，
连黄亮亮的鸡皮上的鸡皮疙瘩都做得栩栩如生， 一口
下去难辨真伪。 你可以相信，那些隐隐的肉香是和屠夫
的大刀没有关系的，但是心中还是难免质疑：那为什么
还要起个荤名字吊人的荤胃口呢？ 想来就跟牙医一样，
为了让小孩戒掉使他蛀牙的糖果， 就偏偏要把治牙的
药全都做成糖果形状糖果味道， 原来素食也是有这样
的吊诡的。

要我说，终归少有心地纯良到那种地步
的人， 所以我等凡夫俗子还是老实一点，少
折腾为好。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殳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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